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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交与关系
∗

———读《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何秋红　 陈新毅∗∗

摘要: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从“个体社会”到“自我社会”

的研究视角转向,为在“连接泛在”的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社交与关系打开

了新的视野。 邱泽奇教授《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一书,以个体与他人和

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索数字社交的本质,为审思数字社交如何影响和重构人

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乐观主义态度。 该书立足“连接泛在”

的时代特征,系统性地阐释了“自我社会”的理论观点和基本主张,从数字家庭

关系、数字朋友关系、数字工作关系和数字生活关系四重视角洞悉复杂的人类社

会,以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关系重构

以及建基于此的本质变革进行了整体探讨,为重新理解数字化社交和媒介化关

系注入学术动力,并为个体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关系变革从而抵达心灵空间的

幸福、避免走向群体孤独提供现实的指导,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

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深度媒介化　 数字社交　 关系　 自我社会

自人类跃入现代社会以来,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就始终和人类社会

紧密相连,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建构。

就像媒介化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库尔德利(N.
 

Couldry)所说的,数字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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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社会世界的建构中持续发挥的作用改变了社会世界的动态和结构(库

尔德利、赫普,2023:19)。 作为机械化浪潮、电气化浪潮之后的第三次媒介

化浪潮,数字化浪潮掀起了一个深度媒介化的高潮(库尔德利、赫普,2023:

64)。 媒介化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其作为与全球化、个人化和商业化等

并举的元过程之一,代表着新传媒技术以及与之相伴的不同形态的“中介

式交往”的兴起,也是对一个媒介作为基础设施深深嵌入社会现实的时代

的准确描述(Krotz,
 

2007)。 可以说,深度媒介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

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社会现实的建构本身已经与媒介基础

设施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学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深入分析已经无法绕开媒

介这一要素。

在一系列因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嵌入而发生的革命性改变中,个体与社

会和他人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构。 当我们将目光投诸数字技术的

社会化过程就会发现:一方面,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不过 40 年,伴随着智能

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人类提升物质媒介触达范围和效率的努力

让“交往在云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感受到新技术带来的曙光的同时,

人们似乎逐渐察觉到数字交往的喧嚣背后个体所面临的孤独与淡漠的隐

忧。 雪莉·特克尔(S.
 

Turkle)曾这样评价我们拥抱的科技时代:“当我们

和机器人谈情说爱,与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

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特克尔,2014:4)当人们面临群体

性孤独的警世危言而忧心忡忡时,当人们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无远弗届的交

流中渐渐无所适从时,一切都似乎在印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数字化浪潮之

下人类社会的交往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媒介化,这种本质性的变革给人们

的心灵体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数字社交带来的社会关

系革命。 数字社交带来的后果一定是群体性孤独吗? 数字社交是实现群体

性的可选路径吗(邱泽奇,2024:20)? 新的时代境况呼唤新的理论体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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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体系解释新的时代境况。 邱泽奇教授的著作《重构关系:数字社交

的本质》(以下简称《重构关系》)适时推出,为观察和理解深度媒介化时代

被重构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

长期以来,学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兴媒体往往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数字技术带来的中介化互动逐渐解构人际关系的神圣性,并将由此产生

的所谓“群体性孤独”视为亟须矫治的社会病态;另一种观点则对数字技术

为人类关系的赋能心向往之。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共同印证着一个事实,

那就是数字技术正在重构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 然而,人们如何基于数字

社交重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关系与传统基于身体同场的个体与社会

的关系有何不同(邱泽奇,2024:20—21)? 人们该如何认识,又该如何面对

这种社交关系的重构? 一系列问题摆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们的面前。 邱泽

奇教授师从费孝通先生,深谙“学术的目的不是用老百姓的实践说老百姓

听不懂的话,而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说老百姓不曾明白的道理” (邱泽

奇,2024:21)。 在该书中邱泽奇教授删繁就简,透过四种关系的四种典型场

景探讨数字社交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生动地分析了亲密又疏离的家庭关

系重构、遥远又邻近的朋友关系重构、熟悉又陌生的工作关系重构以及无形

又有影的生活关系重构,案例与理论相互支撑、相得益彰(邱泽奇,2024:1—

4)。 在笔者看来,该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连接泛在”与“自我社会”:

洞悉复杂社会的关系结构

　 　 从媒介化浪潮的历史来看,自机械化浪潮到电气化浪潮再到如今的数

字化浪潮,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连接的演进。 库尔德利等在《现实的

中介化建构》中指出,媒介化浪潮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媒介之间日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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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关联性。 机械化浪潮下古登堡印刷机的出现使得传播媒介通过标准

化内容的复制将更广泛的人群连接起来,大规模的传播得以“脱域”;在电

气化浪潮之下,电网、有线网络等技术使得各种媒介被连接在一起,让高效

率、同步性的人际沟通成为可能(库尔德利、赫普,2023:48—59);这种演进

趋势在互联网兴起后的数字化浪潮中尤其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发

展的内在逻辑就是连接的演进。 在数字化浪潮之下,不只是机器与机器之

间,连接广泛地存在于内容与内容、人与人、人与物甚至物与物之间,整个世

界因为连接的广泛存在而成为一张巨大的网络,可以说“连接泛在”成为数

字化浪潮的底色。 在此情境下,一种被“连接泛在”的社会现实所启发,但

又没有在“连接泛在”这一社会事实前停止思考的“自我社会”的观点应运

而生。 邱泽奇教授认为,“连接泛在是前提,自我社会是主题” (邱泽奇,

2024:7)。 人类通过广泛的连接进行社会互动,而互动恰恰是基于关系进行

的。 就这样,该书在“连接泛在”的社会前提下找到了一条洞悉深度媒介化

时代复杂社会的学术进路,那就是通过对“自我社会”这一主题的思考对数

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变革进行探究,从而理解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现

实和个体境遇。 正如邱泽奇教授在该书中所说的:

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的结构和动态,影响结构和动态的因素,以

及结构和动态的变化演化等,也都是复杂的……不过,一旦我们换个思

路,将复杂的社会落实为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从围绕每个人的关系

出发,尤其是从结构关系出发,复杂的社会就变得简单了。 (邱泽奇,

2024:4)

“连接泛在”为以个体为中心建构“自我社会”提供了前提。 自贝克夫

妇(Becks)在其著作《个体化》中系统阐释个体化社会以来,“为自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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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人们经久讨论的话题,个体作为从社会制度中脱离出来的力量逐渐

被重视。 贝克夫妇的“个体化”试图分析第二现代性下个体从家庭中脱嵌

出来,力图寻求自己的活法这一现象,为理解后工业时代个体与家庭的关系

提供了思考。 在后工业时代,人们不再依靠家庭而渐渐成为自己生活的主

宰,社会也越来越关注和尊重个人的需求和权利。 然而跃入现代性后的个

体就像“钢丝上的舞者”,这一隐喻形象地再现了人们所面临的生活方式的

个体化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的“不确定的自由”(贝克、贝克 格恩

斯海姆,2011:2)。 值得肯定的是,个体化社会中个体作为能动的力量而被

看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被讨论,他们有从传统的制度结构中脱离出来

追求自己的活法的诉求。 但从本质上而言,个体化社会作为一种理论仍没

有突破“个体围绕社会”这一社会学研究传统。 而这种研究传统在如今的

深度媒介化时代已经失去了部分解释力,因为“连接泛在”的深度媒介化时

代中,是个体主动建构社会而不是个体被动围绕社会。 虽然社会对个体仍

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但是在数字化浪潮之下,社会资源的组织开始以个体

为中心。 个体已不仅仅是个体化社会意义上的从传统社会制度中脱离,而

是能动地运用数字化技术组织资源,积极建构属于自己的网络圈群(王阳、

张攀,2018)。 在朋友关系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进步使得自

我可以轻而易举扩展自己的社交范围,缔结朋友关系的后备人群规模越大,

满足自我偏好的选择性就越强。 为满足自我偏好,自我不得不继续扩大搜

寻范围,以至于朋友关系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之自我精力的有限性,朋友这

种“二人关系”属性带来的满足彼此诸多偏好的完整属性越来越弱,只满足

其部分偏好的属性越来越强,朋友关系从“完整朋友” 被稀释为“部分朋

友”。 这个结果的极端就是,朋友变成了搭子。 这种个体围绕自我需求搭

建起的关系网络虽然高效且服务于自我需求,但同样也易碎(杨鑫,2024)。

在如今的平台社会之中,个体所遵从的社会秩序似乎不再仅仅依靠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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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事实所建构和维护,各大商业平台“流量为王”的运作逻辑使得数据

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知识,掌握了数据的商业平台就像掌握了“普遍的真

理体系”,从而构建起新的社会秩序。 这种流量却不再是由社会赋予和建

构的,而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个节点化的个体自发投票和选择的结果。 这

种以个体为中心进行的资源组织颠倒了传统社会学研究中个体与社会的关

系,使得个体而不是社会成为自我的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自我社

会”概念就在贝克等人的“个体化社会”概念上再向前一步,更能代表深度

媒介化时代个体与社会关系发生的本质性变化,为洞悉深度媒介化时代社

会关系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工具、拓展了研究思路。

德里达(J.
 

Derrida)用一句“文本之外,别无他物”阐明了他对现实的理

解和对文本的重视。 他提醒我们,所有的社会现实在本质上都是文本,我们

需要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诠释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多伊彻,

2021:10)。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M.
 

Heidegger)引申出“技术之外,别无

他物”阐明了他对媒介的理解,认为在技术这种起整合或框定作用的逻辑

之外,并无其他空间。 在技术空间中,我们对技术的应对之道应该是泰然处

之(贡克尔、泰勒,2019:193);在海德格尔现象学追问的基础上,基特勒(F.
 

Kittler)主张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由中介建构而成,在建构这种关系的同时,

中介也建构了自身作为中间渠道的媒介这样一种位置。 由此,基特勒提出

“媒介之外,别无他物”的观点,对应主客体二元论,指向媒介的生成性,意

图构建一种新的本体论观点。 胡翼青教授则认为,“框架之外,别无他物”,

指出一切行为皆因框架的生成而生成,即使是精神病患者的反常行为也与

框架有关(胡翼青,2023)。 而今在这个“连接泛在”的时代,我们甚至也可

以说,“关系之外,别无他物”。 就像邱泽奇所说的那样:“归根到底,人是在

关系中的。”当我们将研究视角从围绕社会的个体转向个体指向社会时就

会看到,关系是个体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和建设社会的焦点,也是个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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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建构自我、体验自我、感受自我的焦点,还是自我认识他人、认知社会、

建构心灵的焦点(邱泽奇,2023:29)。 该书以关系视角为切入点,试图剖析

深度媒介化时代复杂的人类社会动态变革的结果。 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

关系似乎可以成为透视复杂社会的刻度尺和理解变动的社会形态运作的观

测点,如今我们也必须对关系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诠释才能更好地理解深度

媒介化时代的社会现实。 而从“自我社会”中看关系,如今数字社交带来的

关系变革,本质上正是从个体围绕社会的社交到个体汇聚关系的社交的

转变。

二、
 

群体孤独或心灵幸福:重构社会关系的批判进路

数字技术的进步将人类带入一个更为便利的社交媒体时代。 在技术赋

能之下,交流逐渐突破物质媒介特别是身体的束缚,使得“缺席的在场”和

“在场的缺席”都成为可能(拜厄姆,2020:3—4)。 “连接泛在”之下,人们可

以通过手机和远在他乡的亲友视频通话,也可以在一场枯燥无聊的会议上

“精神出走”。 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无远弗届的便利性之下,雪莉·特克尔在

《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一书中

向社会发出了警世危言:数字技术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泡沫,还有情感泡沫。

“群体性孤独”关注到数字技术给人类心灵与精神的重创,在此后的学术研

究中,特克尔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旨趣,那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数字技

术的负面影响,警醒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了解其坏

处。 这一观点无疑给正处于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邱泽奇教授也是其中之一。 受特克尔的启发,邱泽奇教授对“自我社会”和

“连接泛在”的思考逐渐有了一套整体的叙事逻辑,从心灵的角度出发进一

步系统思考“连接泛在”的本质影响。 然而学术研究的过程毕竟是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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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邱泽奇教授该书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意义所在,就是通过批判特克尔的

“群体性孤独”观点,重新思考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影

响,重构新媒体对人类社交关系研究的批判进路。

频繁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加剧孤独感,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

问题。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究竟是一种病态的社交还是更具可能性的社

交,这也是该书致力于讨论的话题之一。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交媒

体的使用并不一定造成群体性孤独,对孤独感的影响取决于线上社交与线

下社交的关系。 据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频繁使用社

交媒体促进了民众与亲朋好友的线下交往和亲密关系,因而对孤独感有明

显的缓解作用(许琪、付哲,2023)。 这一发现似乎和邱泽奇教授对“群体性

孤独”的批判不谋而合。 邱泽奇教授认为,“群体性孤独”只是呈现了一部

分人在数字社交中的焦虑,并不能刻画数字社交给整体的人类心灵带来的

负面影响。 这一观点“最大的假设谬误是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对立分

隔”。 由此,作者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生活在身体同场的群体里,是人所

必需的吗? 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社会属性还是自然属性? 特克尔认为,身

体同场的群体性是自然属性,脱离身体同场的群体性会让人感受到孤独,她

因此主张回到身体在场的群体性,通过“重拾交谈”找到“群体性孤独”的解

药,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变革持警惕、悲观态度。 而邱泽奇教授则对

此观点进行了再思考,指出身体同场的群体性如果是社会属性,就是可以改

变的,不应该被简单列为社会病态。 的确,正如作者所发问的那样:“一个

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怎么可以被简单诊断为需要矫正的社会病态呢?”

(邱泽奇,2024:16)

除了身体同场,数字同场也是一种新的同场方式。 特克尔认为,应该回

到身体同场的群体性,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实现对“群体性孤独”的疗愈(特

克尔,2017:16—21)。 “重拾社交,走出永久在线的孤独”,这一观点在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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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媒介化时代一切都已然中介化的背景下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张,

这种对于桃花源的向往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是一种“数字归隐”的避世

思想。 这种数字归隐往往以失败告终,一次又一次确证着媒介化的深度。

因为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类早已无法脱离媒介,人们就居于媒介之中,与

其向往以断开连接的方式重回面对面的交流,倒不如寻找新的同场方式。

正如《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的译者所言:“回顾人类历史,几

乎每一种全新的社交媒体出现在人们生活中时,我们都难免会产生极端化

的应激反应,要么认为它是洪水猛兽,要么认为它是救世灵药……这些简单

粗暴的憎恶与赞美,都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同时也反复被证伪。” (拜厄

姆,2020:4—5)因此,邱泽奇教授提出除了“重返身体同场”,还可以通过

“数字同场”的新形式实现群体性,这或许就是在特克尔“重拾交谈”的书名

之上,他将此书命名为“重构关系”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特克尔的主张是一

种对身体的复归,那么邱泽奇教授则主张一种自我和关系的复归,也就是

“自我社会”。 该书第一章就回答了这一问题,并在随后的章节中通过丰富

的案例不断印证这一主题。 从长远来看,数字社交的重构带来的可能并不

是群体性孤独,又或者说这只是对其中一部分的一种可能性结果。 乐观地

看,数字社交带来新的可能性,带来形塑人类新生活的机会,个体的价值和

意义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于“自我社会”。 至此,邱泽奇教授通过与《重拾交

谈》《群体性孤独》的对话,站在“自我社会”的背景下数字化技术重构社会

关系这一立场,为重新思考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社

会关系的影响建立了批判的学术进路。

三、
 

身体同场与数字同场:拥抱数字社交的理性立场

虽然人类对高效率交流的追求史就是不断利用技术挣脱身体束缚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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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但是身体在人类的沟通与交流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传播研

究中,身体与技术的关系问题经历了从离身到具身的发展过程(芮必峰、孙

爽,2020)。 彼得斯(J.
 

Peters)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指出,身体是

追求理解的方式,纵使交流充满沟壑,但意义就在于身体共同在场的回归。

虽然肉体上的“手拉手”并不一定导致精神上的“心连心”,但身体的触碰本

身就有意义(彼得斯,2017:376—385)。 从视频通话到“元宇宙”概念的火

爆再到 Apple
 

Vision
 

Pro 的问世,人们不断通过技术模拟身体在场以缓解交

流过程中身体缺席带来的焦虑。 在一切都被媒介化的当下,身体仍因为无

法被完全数据化而具备不可化约性,人类至少因为肉体的这一特征而保有

“连接”还是“断开”的主动权,这使得人类能够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

由此观之,在一切都已然数据化的今天,物质性的肉身作为仍然没有办法被

数据化所替代的东西,其受到嫌弃的顽固或许并不是真正的落后,反而是人

类逃离技术统治时的唯一退路,也是人类交流最后的归处。 但是对于身体

同场意义的强调不应遮蔽对于数字同场意义的认可,更不应导致人们用完

全悲观的态度看待数字社交对社会关系的重构。 因此,邱泽奇教授指出,数

字社交也是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有效路径。 这一观点在肯定了身体同场

的意义所在的同时,又避免了对于身体同场的过度强调所导致的对于数字

同场意义的忽视,而这种忽视在数字同场已然成为并列于身体同场的存在

方式的时代境况下显然是有些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身体对传播和交流之意义的强调虽颇

有建树,但与此同时,对于身体意义的强调似乎以一种强势的力量遮蔽了其

他可能。 正如邱泽奇教授指出的:“身体同场固然有其意义,但是其只是满

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路径之一,而不是唯一路径。” (邱泽奇,2024:16—17)

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数字社交带来的对身体的远离必然以损伤人们的群体

性进而危害人们的心灵体验为代价。 相反,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同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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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曾经的身体同场一样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媒介甚至以一种透明且流动

的“入身”状态影响着身体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将视野停留于身体的意义,

数字同场同样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李一君、李舒霓,2023)。 在这里,邱泽奇

教授重构了看待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类社交与关系的新立场。 不同于以特克

尔为代表的学者对数字社交给人类社会关系造成影响的悲观和警醒态度,

邱泽奇教授立足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特征,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数字技术带来

的社会关系重构,给以“自我社会”为主题的乐观主义立场通过肯定数字同

场的意义与价值缓和了面对数字化浪潮无所适从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

让对于技术的社会影响的思考更加理性。

于是我们在该书中看到:何瑜借助电子邮件获得了建立亲密关系的基

础,得以将身体隐藏于数字之后开展“码上恋爱” (邱泽奇,2024:32—42);

年轻人围绕社交平台聊天记录的“谍战亲密”式恋爱表征着人们运用数字

技术重构亲密关系,进而成为重构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小小进程(邱泽奇,

2024:43—52);许俊熙利用互联网进行语言 cosplay,以满足自己多元的追

求与梦想,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发现了更多试演舞台(邱泽奇,2024:94—

103);口吃的陈妍通过舞蹈社的微信群减少缺陷暴露的机会,获得跳出缺陷

困境的机会(邱泽奇,2024:104—112);不善经营朋友关系的齐学工教授,通

过给同事子女进行线上补习激活了自身僵化的社会资产(邱泽奇,2024:

113—123);高考失利的程慕欣运用在线社群在工作中突破科层岗位的关系

束缚,发现了自己的价值(邱泽奇,2024:157—166);立志永不“鸡娃”的齐

薇夫妇在深入日常细节的群体参照中不得不“顺应潮流” (邱泽奇,2024:

232—242);双目失明的裴子欣以在线上微信社群听电影的方式构筑起自己

部分完美的生活世界(邱泽奇,2024:243—253)。 一个个生动而具体的案

例,一个个鲜活而立体的人物,都在佐证着作者的观点:社会制度保障个体

的日常生活,为生物性生命的维系提供支撑;数字技术又赋予个体连接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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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的机会,剩下的便取决于个体期望构建怎样的关系,又期待这种关系

给自我带来何种体验,进而建构一个怎样的心灵。 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化

技术影响下的个体似乎并不完全是孤独的,而是有机会热闹的、幸福的和温

暖的。 至于是通向孤独还是热闹,则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

四、
 

结语

到这里,“自我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因为案例分析和理论阐释的交

相铺陈而越发清晰起来。 在这个数字化技术赋能之下个体完全有机会也有

能力“为所欲为”的“自我社会”中,在孤独的另一面,人们需要考量的应该

是在面对无限可能和无法积累的社交关系时,需要有一个怎样的心灵空间

才能获得幸福(邱泽奇,2024:292)。 对于这个问题,邱泽奇教授指出应该

建构生活关系的积极性和包容性。 由于该书的侧重点是分析数字技术带来

的社会关系变革,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主要内容,这里邱泽奇教授

只是在全书的延伸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当然,如刘海龙教授所言,社

会关系的变革并不仅仅是媒体的问题,也是嵌入在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

深度发展过程之中的问题。 因此,如何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和视野中理解媒

介对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式关系的影响,是中国传播

学者除了庙堂话题外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刘海龙,2023)。 在更为广阔的维

度上,不少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于上述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见解。

数字媒体的出现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发生了混淆和变迁。 基于

此背景,吴飞教授提出“数字共通”概念,将研究目光从个体的关系拓展到

更广阔的关系中,给出了一种在数字化时代重新思考关系的新角度(吴飞、

傅正科,2023)。 社交媒体时代,在关注自我和关心远方的两极中不断摇摆

却忽视了附近的年轻人引起了人类学家项飙的关注,他提出的“重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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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项飙、康岚,2023)。 这一观点与邱泽奇教授

关于“建构生活关系的积极性”有彼此呼应之处。 时至今日,当数字技术以

不可阻挡之势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逐渐感

到虽然心灵冲破身体的束缚得以远游,但似乎逐渐迷失了方向时,也不妨从

“附近”找到一点改变的力量。

无论是忧虑数字社交给我们带来的群体性孤独,还是对新型社交与新

型关系抱以乐观的态度,都是分析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社交本质的一个视

角,其作用都在于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不断完善人们对这个媒介化时代

的认知。 从关系的角度来审思深度媒介化时代,可以发现无论何种类型的

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的深刻影响。 《重构关系》一书通过对“自我

社会”概念的深度诠释,深刻分析了数字化技术影响之下人类社会关系的

本质性变革,并为深度媒介化时代的人们如何抵达心灵幸福指出了一条可

能的道路,也为以更为理性的学术态度看待新媒体技术对社会关系的重构

这一学术议题开了一扇窗。 正如潘忠党教授在谈及媒介化趋势时所指出的

那样:

生活在“媒介化”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为传媒技术的“臣民”,

而是意味着传媒技术成为我们的随从和伴侣,在被界定的场景,我们用

它们作为表演的道具;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顺从媒介的力量或者掌控

媒介者的权力,而是意味着我们可能以传媒技术为资源,改造时刻笼

罩、制约着我们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或至少改造我们与它们之间结

构性关联的形态;并不意味着媒介及其技术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角,

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运用传媒技术建构———创造和再现———更加丰富

多彩的历史篇章。 (潘忠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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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之重构,并不一定以通向群体性孤独为后果;

相反,它为人们以此为契机重新建构心灵幸福提供了新的便利。 将新媒体

的社会关系影响研究从批判的旋涡中抽离,或许是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已

然成为人们的生活空间的现状下更为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进路。 因此,《重

构关系》一书的问世不仅让学界重新思考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社交的本

质,也让时代潮流下的个体对以何种态度应对深度媒介化时代有了新的思

考。 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该著作的面世都有较为重要

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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